
第一章　　前奏：隐喻之需

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个夜晚，年轻诗人威廉

久受很高的尊崇，因为它是

十指的数字，借此我们可以用来计算。

奥维德

华兹华斯（

斯诺登山（

）和一位朋友及一位牧人向导，准备攀登威尔士的

，希望从这里看到日出。这是一个闷气而

又温暖的夏夜，雾色低沉，空气湿润。从山脚的农舍开始，三

人在浓雾中静静无语地向山顶攀去。诗人如平时写作时一样低

着头。曙光虽然尚未到来，但诗人脚下的大地已经渐渐发白，

随着脚步，越来越亮。还没等去思考为什么亮了，忽然间，诗

人就虔诚地叫起来：“嘿！”，他抬起头，看到了一轮明月

光静静地悬在太空

蔚蓝无云，在我的脚下

一层灰白的雾海

诗人从山峰顶上看到脚下无边的蒸汽海洋直伸向大海，然

而，这云海之上却是万里晴空。一轮满月照耀着苍穹。除了雾

海中的波涛激动着，不远处的一个蓝色的深渊，呼啸的水声无



和静静的天空

止无休，无数激流都同样地呼啸着。这一切似乎都充满在大

地、海洋和满星的天空，然而，一切都是静静的。

当这些景象都已消失，诗人回想着他看到的东西，对他似

乎是一个幻象，

这象征标志

是一种壮丽的理智，它扮演

它拥有，它所有的和所渴望的

它本身的和将要成为的

月亮高悬在雾海之上，光耀在上，声响于下，暗暗的深渊

“在这里我看到了心灵的象征”诗人这样写

着。诗人编织他的心灵的印象，表现月亮和水的各部分的关

联，它们与人类想象力相似，又具有对真的思想和创造性的深

刻影响。心灵的创造具有如此的权威，宣称他们甚至能够用惊

奇来感染这些创造者，

像鹰一样用声音收起它的翅膀

从苍穹的远方展示内心的平静

通过黑暗和寂静而努力攀登，诗人的旅程对于那些试图理

解初次沉于湿雾中的感觉大概是人们都熟悉的：在过分宁静气

氛中的不舒适，狭路上步行的沉重，攀登中孤独的暮色。本书

承诺并希望能给出更多的感受，譬如：完成旅程时得到的喜

悦；对那些一生中曾进行过这样旅行的人们给以更深刻和更广

阔的视野；对构成心灵的象征力量和形式给以更多的暗示。

要讨论两种路程，各自具有曲折和变换的历程，或具有不



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音乐的主要功能似乎是道士、

同的地图和休息的地方。这些路程就是音乐和数学，这两条路

的要求是很相似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是一个笼罩着

神秘气氛的确定无疑的问题。两者之间无论对于音乐或数学的

发展而言，它们的关联都不重要；对于这两种融和的实践者和

创造者来说，数学和音乐之间的相关性也不重要，同时，对任

何人它都是十分含糊不清的。这种关联可以简单到不需解释或

讨论就可以接受，甚至不必弄清这两种学科是如何的互不匹

配。为什么两者之间必须有联系呢？它们各自活动的共同点是

什么呢？两者之间是否有意义上的、技术上的或观念上的共同

之处呢？我们为什么要设想它们都有相同的目标呢？它们可以

独立地显示相似的视野吗？假若它们相似的话，这仅仅因为它

们在全人类的创造方法上都有相同之处吗？

音乐毕竟是非完形的或难以名状的：它随时随地变化它的

组织和特征。它可以是结晶有序的或像雾一样无序的，情感的

或夸张的。它是短暂瞬间的，当演奏时，音乐融化于记忆之

中。数学则相反，是率直的，它从不改变它的性格，它似乎在

空间和时间之上随时随地总是情绪高涨。音乐是处于事物的冲

突和争辩之中的，演奏时使用芦笛或肠弦，通过铜管或竹筒，

使用各种材料，天然的或其他种类的。数学则是首先由抽象构

成的，甚至不需要铅笔和纸张，铅笔和纸张只记录思想，如同

录音机录制音乐一样。

音乐和数学不同，它似乎是毫无用处的。一个没有音乐的

世界仍会有食品、衣物、遮风蔽雨的住所以及各种各样的享

受；此外，若是没有那种不太顺手的机械，设计复杂的乐器如

钢琴或单簧管等等，从物质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仍然和我们原来

魔术师或

商业叫卖者的陪伴物。而数学则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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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它可以用来绘制财产的状况图，建造潜水艇，预测空间的曲

率，解决代数问题（“若两个人油漆一个屋子需要

个人漆一间屋子需要几个小时？”），开发城市交通路线。没有

数学的世界将与我们现在的世界完全不同。

音乐似乎是立足于情感的。我们常常说，音乐表达了悲

伤、愤怒或文雅。音乐是灵感的，美学的，神圣的。数学则对

于由证明一个定理所产生的感情冲动毫不在意。是否有人曾碰

到过“悲伤”的定理，或展示一个“愤怒”的证明，或由于抽

象的关于拓扑学的沉思而产生一种求爱心情呢？

数学家只关心真理，在他们闪烁的眼光中，真理在一代一代

地增加分量。一个问题一代人没有解决会传到下一代去解决；使

笛卡尔（ ）彻夜不眠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高等学校学生的

家庭作业了。音乐则是另一回事。斯多克豪森的成功之路如何

与巴赫相比？当我们听音乐时，我们听到了比音乐本身更多的东

西了吗？音乐知识，假如存在的话，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是

很难理解的，仅能从时间的变化中得到认可。譬如古希腊音乐的

声音今天全然听不到了；格利高里圣咏 ）似乎与古

典奏鸣曲毫无关系。音乐从它的复杂性和神秘性来看更接近语

言而不是数学，它是植根于独特的文化之中的。在纽约卡内基大

厅演奏南海渔歌或在澳大利亚林中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你

把演奏方式和内容相混合，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相反，数学真理扎根于与音乐或任何艺术无关的土壤之

中，它似乎与空间或时间毫无牵连。巴比伦人的计数体系的基

础是

拉玛纽扬（

这个数（因而有了我们今天分、秒的计算），但是，它

们达到了我们今天使用十进制计算一样的结果，而今天计算机

的系统是二进制。天才的数学家斯瑞瓦萨

）可以在印度的一个孤立的茅舍中从普通的教科书



中学习数学，然后把他辉煌的结果送到剑桥去，因为在一个国

家中的数学和在另一个国家中的数学同样是真实的。数学似乎

不受文化的影响或约束。是否可能用两个不同的主题来培养诗

喻呢？绘画和音乐可能是较为相似的兄弟。数学与音乐之间存

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些区别是：真与美，永恒与变化，科学与

艺术。

但是，这个区别并不像开始思考问题时那样重要。我们需

要回过头来考虑这种比较本身的概念，考虑我们对事物相似与

不相似的思考方法。事物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我们如何

知道哪方面是重要的呢？一个人与一棵白菜相似，因为都需要

空气，而与鲭鱼在选择居住处所方面却不相同；那么是否人就

更像白菜而不像鲭鱼呢？当我们比较两类看起来不相同的事物

时，我们常被一个问题之网缠住。这是一个关于意义和意图的

网，关于我们是考虑重要性还是考虑为什么的网。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对相同性意义的认识方

法。我们在表示事物的时候，最显著的方法，联系最密切的是

它们相同的字眼：当孩子学习语言时，他们学习概念，包含一

个术语中的抽象内容。鼻子不是指一个特殊的鼻子，而是通指

一切鼻子；当几乎所有区别特征如形状和鼻孔被人从叫做

“脸”的物体上拿到一边的时候，即可以确认它为“鼻子”。一

个玩具汽车被叫做“汽车”，因为它和一个真的汽车一样，甚

至不必考虑大小、形状、设计或颜色。这些概念的学习和使用

是在一种完全不自觉的方式中进行的。当作为一个联系进行比

较时，立刻可以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譬如对

于孩子来说，玩具汽车有没有车门，小座位甚至挡风玻璃等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四个车轮、车顶或可以走动就行了。产生

联想只需要一些关键的感觉，需要抽象概念。



卡诺尔（ ）那里得到暗示，一只大渡

当认同和关联刚刚产生时，当它们不再依赖于抽象和语言

时，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我们不再依赖于事先已证明了的

关联所反应的文字了。比如，当我们要讨论汽车是如何与炸面

包圈相似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出炸面包圈和汽车所共同的外表

的形状，然后给这种特征一个另外的名称。若这个概念感到有

些太一般化了的时候，那问题就更难了。在什么方面，我们可

以从刘易斯

鸦和一个写字台可以相似？在抽象概念之间产生一个抽象，意

味着必须对各自的抽象本身有非常深入的理解，然后再对它们

彼此之间的关系做深入的理解。因此，在比较诸如显然不相同

的数学与音乐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各自的主要方面。我

们必须从数学和音乐中抽去它们的习惯和利害关系，理解它们

的内在事物，然后找出任何彼此共同具有的东西。我们需要界

定这样的数学家对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所做出的标识。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这种比较，甚至对那些对象或概念最

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我们

知道渡鸦有两只脚而写字台没有脚，渡鸦是活的而写字台不

是，渡鸦能飞而写字台不能飞。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看渡鸦和写字台。我们看到渡鸦的脚站在地上，翅膀则在

空中，而这种天然的稳定性似乎是模仿人造的写字台，即在压

力下既不倾斜也不倒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写字台的功能是由

制造者决定的，也可以带有宗教意味地认为渡鸦也是如此。我

们可以拿渡鸦是黑色的并能预知未来的象征和联想的意义与一

位作家在桌子上起草他的作品做一个联系。假如我们的兴趣是

在某一方面的话，渡鸦真有可能像一个写字台。这依赖于我们

对它们的来龙去脉的考察，我们比较它们时的方位，以及我们

对哪一方面才重要的考察。



开始学习在钢琴上弹奏巴赫的

但

对于数学和音乐来说也完全一样。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能

够引导我们进入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若基于只从单一学科

考虑则很难进行。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之上，我们对数学和音乐

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甚至开始看到，我们借以对它们推理

的进程与在两者中间起作用的进程具有一种神秘的类似

那却是对可能隐藏在一条磕磕绊绊的路径尽头的东西的期待。

开头并不是艺术与科学、美与真的大概的类目，而是细节，是

态度与方法，是人类的行为。

“从事数学”或“搞音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数学并不

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揭示物质世界的构造，它完全是另一回

事。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数学

哲学家们数千年。即使数学家一般也会像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

生活中一样愿意躲避这样的数学问题。数学家解决难题、教授

学生，像其他行业的人一样地工作。音乐家也一样，热衷于学

习保留曲目、创作新的作品、教学生，但却很少走近音乐本身

是什么或它在文化中有什么地位这样的一些问题。音乐对于音

乐家来说就像数学对于数学家：它是表现为一种我们要对付和

接触的神秘，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哲学家总是那么淳朴的原因。

不能解释的东西在静静中流过。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搞”音乐的最基本的经验。当我们

小赋格曲（从易调节练习键

盘的第一册开始）的时候，音乐好像使人挫伤地复杂难懂。这

里有一个十分简单的主题：以一个向上跳跃开始，但它在感觉

上更像一个展开而不像一个跳跃。它应该听上去好像是第二个

音符从第一个音符中生长出来，既与它相逆又与它相连。这个

主题然后带着悲伤的抚爱转过身来，好像吸一口气，哀叹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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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远足和一

回身去，优雅地回荡着它自己的开头，一步一步，走到它的起

但这居高临下的精神是忧郁的、犹疑的；当这个主

点。这个姿态的两部分几乎具有不同的形象

个回返

题再次进入另一个赋格曲的时候，再一次的陈述便从它自己徘

徊的叹息中升腾而起。

学着弹奏这个赋格曲的问题不仅在于训练手指去创造出这

个声部，让它就好像是自己产生的一样；它要使每一个声部都

产生一个天衣无缝的音乐线，而另外两条音乐线又在同时进行

着。经过练习，这可以做到，手指自己会在音符上掠过，从一

个音符滑向另一个音符，始终保持声部的完整。困难的是要同

时倾听这些声部，去感受什么时候一个声部随着所有的音符加

速而进入另一个声部节拍之中；正确的弹奏需要能够将注意力

集中在所有这些声部之上，这样，在任何时候，这些声部中每

一个声部都能跟得上，而其他声部的整体又未受影响。保证哪

个声部都不会被怠慢的一个技巧，是在弹其他声部的时候唱另

一个声部。这不仅是一个学习倾听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

解、参与的问题；这样，不同的声音层面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

的音响效果。这个主题需要作为一个单一的姿态被人们感受

到，而不是作为一个音符和音程的结合，它的结合和转变的陈

述需要捆在一起，成为一个戏剧性的沉思冥想，直到整个赋格

曲可以似乎一口气呼出，它的企图变成自然力量的表现，忧郁

的主题逐渐地变得宏伟起来。

学习一首曲子包含体力的、听觉的和智力的工作，三者互

相培育。数学可以不需要体力和听力，但智力的工作是很艰难

的。当这些练习赋格曲的劳累取得进步的时候，我开始了一个

更大音程的练习。它不仅有一个具有确定形象的单个主题，而

且有许多分散的声部，每个声部本身又极为复杂。这些声部有



存在的联系

门德尔松（克斯

实际上，这在整个数学研究领域中是一

名字。它们就是研究的原则和领域：它们被称作解析、代数、

矩阵理论和拓扑学。各自似乎又都建立起了自己的规律，然后

无论走到哪里都遵循这些规律，派生出弧线理论或数的理论，

或面积的理论，或数程体的理论，它们根本没有明确的意义。

我的理解之劳苦在这里被割裂开来，例如，试图理解在一个弧

的状态下丈量土地的定理是怎样与一个概率连在一起的，然后

再试着理解为什么我们能从数程体集中选出个体数程体的概念

总是一个数学概念

个基本的事实。

如此而已。但这之后，当

直到后来，我甚至都不知道有什么能够将这些思想统一起

来。我是在解决问题，试图理解细节。这就像训练我的手指去

弹出正确的音符，学习规律一样

一个钢琴家逐渐将模式注入到手指和头脑中去的时候，一处一

处，断断续续地，在这些一个一个的领域中，将会出现一个时

刻，这时，似乎不同的思想将开始连接起来，模式随之出现。

突然，之前似乎并不存在的关联出现了，抽象系统似乎互相关

照，或至少在分道扬镳之前互相交错。心灵像耳朵一样获得了

自由。

发现从前不存在的关系，倾听从前不这些启示的时刻

对于所有数学和音乐的学生来说都是熟悉的，

但很难说学到了什么或是怎样学习的。这个启示也似乎与生活

经验关系甚小。在两者的原则中，一个人理解的范围似乎主要

取决于“天赋” 气质和顿悟的天赋，协调概念的能力（以

及在音乐中，协调手指、呼吸与概念的能力）。“神童”常见于

音乐、数学和其他像象棋这样的领域 主要依靠对一个似乎

是封闭的抽象世界的顿悟而不是一般世界的经验。例如，费利

）在 岁时就创作出了十二



他们都是数学历史岁

岁，拉玛纽扬（

岁之前就纠正过他

部交响曲和著名的《仲夏夜之梦序曲》。莫扎特的能力使他在

更早的年龄就由他雄心勃勃的父亲安排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

了。当然，尽管少不得能力，音乐家们仍需要经验去完善成伟

大的艺术家；但数学家却不需要这些经验的完善。数学家卡尔

高斯（弗里德里希

哈代说的那样，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

父亲计算的错误，并戏谑地说他在会说话之前就懂得了算术。

正如数学家

（几乎没有几个女人能走进这个游戏）。哈代指出，伽罗瓦

岁去世，阿贝尔（

岁，黎曼

中取得了几乎是不朽成绩的人。

这并不是忽视音乐和数学终生从业者们的天分：在真正

梦想家的世界中，他们拥有自己的地位。在音乐中，我们就是

这样看待晚年贝多芬的，他像牛顿一样孤独地在思想的陌生海

洋中航行。爱因斯坦头上的光环预告了他超脱尘俗的权威

作为数学家和先知

、巴赫、瓦格那

与刻下他的名字的理论同样的突出。帕

这些名字是音乐勒斯特里那（

、凡家们为之敬畏的，就像数学家在高斯、康托尔（

纽曼（ ）这些名字中发现的敬畏一样。关于他们

成就的一切风度的故事流传开来：钢琴家可以一眼尽览键盘上

方的管弦乐队总谱，指挥家可以在记录下来的不和谐音调中听

出错误的音符，作曲家不用耳朵就可以倾听，数学家轻快地解

决同行们困惑数月的难题或看出所问问题问的就不对。这一切

都不仅是奇迹。在数学和音乐领域，天分的拥有者是神坛上的

一员，他们的光辉从其他伟大艺术家的成就中脱颖而出，其他

人的努力都用在了一般的生活中。这些上帝的选民经常既受赞

美又遭诅咒：当被上帝触摸之后，他们便不适合平常的生活



音乐在听众身上拥有效果的力

像贝多芬 常在社会上显得愚笨。

数学和音乐都这么抽象，它们可能似乎重精神于来世，但

又都具有非凡的现世力量

量，数学在世界上拥有应用的力量。两种活动都只为上帝的选

民所完全理解，它们被赋予所需的想象的热情，它们又扩展了

所需要的努力，但在它们的应用和执行过程中，这两种活动又

为一切人所明白。谈论数学家和音乐家的“感召”并非不和时

宜。这个现象不是偶然具有宗教性的；数学和音乐以至于仪式

和启迪都有着内在的关系；它们也与神秘和危险有关系。

因为神秘与实践的结合，来世与现世的结合，普遍和特殊

的结合，音乐和数学几乎从古代就拥有了力量。早期的历史是

粗略的，但掌握了这些秘密的人的力量是可以为人所见的。希

罗多德写道：“它在地上和天堂中扩展。几何学在埃及产生于

人们对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水泛滥后丈量土地的需要”；亚里士

多德则认为：埃及的数学产生于祭司这样的有闲阶层的思索。

亚里士多德可能将希腊的经验加在了更早的文化之上，因为数

学理论是在古希腊第一次走向成熟的，出现超越实用的地位。

然而，在知识分子玩弄数字和观察天象、丈量土地、建造房屋

或像《圣经》中讲的那样建造神庙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

音乐就其本性来说很可能为所有人所拥有，甚至存在于最

初级的水平上，但它的体系和理性的开发却一定限于祭司阶

层，在他们中间，音乐成为仪式的一部分 这样，在早期的

宇宙观中也就占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事实上，在数学的实践

和音乐的实践中的专门知识的需要可能会给两者以很高的地

位。然后，像现在一样，会有许多知识的等级在祭司的理解中

达到顶峰：当然，中世纪天主教堂的音乐也是如此。毕达哥拉

斯的等级是建立在奥秘知识基础上的知识中最为著名的。它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或？这样的标符像（或

让

公社性的、秘密的，它赞同心灵转移的教义；据说毕达哥拉斯

本人创造了哲学和数学这两个希腊词汇。

数学和音乐的神秘就仪式特征来说甚至在今天都是很明显

的，这在我们选出任何一个乐谱或打开任何一个数学读本的时

候都会看到。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要面对不同于我们口语

标符的音符和文字的符号。数学中包含有混合了无法简单地解

释的符号的普通语言的词汇

还有更为难解的结合：

结果成了一种，如果没有引导的话，既不能读也不能理解的语

言。例如，我们怎样从一段数学文字中理解句中的这个句子

呢：

为一个似紧 距离

个非负共链综。假设一些整数

上系数的细小前束的一

）轨迹为零，

并 。那么就有函数同型：

）））

且一个函数单型： ））

我们可以认出许多文字，看到也许与数字相关的参照系，

另一些文字也一定在数学中有特殊的定义，但是，这象征性的

表达却是上文许多页推理的浓缩。阅读数学根本不是一个线性

的直来直去的经验；即使是最有成就的数学家的已经审阅过的

高级材料也很少能在书页上从左向右阅读。即使是一位艺术高

手，理解这样的文字也需要交叉参照、停顿、细看和重读。意

思很少是完全明白的，因为每一个符号或文字都代表一个概念

和参照系的高度的浓缩。当然，阅读很平常的语言也很复杂，



）开始的速度和常常

但阅读数学是一种不同的复杂程序，它包含一种向写作过程思

考的回归。

当我们看一个音乐乐谱的时候，我们也远离普通语言。意

大利和德国的读者会不时地发现一些熟悉的文字（

，但是，不像在一般的文字中那样，在音乐中有一种精

巧的空间感被应用并界定：垂直的空间被一行行五线谱所分

割，五线谱上又排列着黑色的标符，横的空间为穿过五线谱的

竖线所划分。

这里，阅读也被一些东西控制着，但这些东西不是符号的

纯连接；它是由标在文字（

）东西所限定。我们要根据时间的进为表示节拍的（

程而“阅读”，同时想象着声音。它也不是纯线性的：它包含

了竖直维度和平行线性的交叉，曲折地表现为一种音乐空间，

后者表现为音乐节拍的行进。

数学文字和音乐文字都不好翻译。当一般的文字自己完全

可以结束的时候，数学和音乐这两种文字却都不会结束。它们

是思考和倾听的记录。音乐文字是高度压缩了的，要理解它必

须给它解压缩，将它翻译成它诞生时的思考。音乐文字只是一

种近似，一种直接指向声音本身的符号。数学文字和音乐文字

都不是正常的指向。两者都指向与在其中普通语言如鱼得水的

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是，各自也都有一个为表现似乎隐藏在普通语言之后的

思想而产生的符号中的天赋。直到零作为一个位置的占有者发

展起来，算术的面貌一直不为人们注意；有了零，符号的自我

操纵就可以提供展示。我们知道一些关于 和

的深远意义，如果把它写成罗马数字

的和写作

，我们就不会知

道这个结果。在高级数学当中，连接的第一步是创立一个符号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开头

来赋予概念以结构和意义。事实上，有时在数学中会因一个难

题而困惑，这时，符号中的类似就会成为深化关系的第一条线

索。

同样，音乐五线谱不仅创造了一种西方音乐在其中诞生的

结构，而且也展示出超出声音的东西。它指给人们各种因素是

如何互相处于特定关系之中的，声音是如何创造空间的。它展

示了音高的图画式的表现，绘出了高音和低音；它告诉人们，

不同的声部是互相衬托和交叉的；它连接起音高和节拍的各个

方面，并给节奏以形象。这些符号允许和弦和多声部产生；它

影响了它意欲默默服务的艺术进程。



物体的物理的联系而产生

这些文字的力量是艺术力量的一部分；我们利用这一个去

发现另一个，这些文字对于它们各自的艺术都有一个离奇的关

系，文字中的一种相似可以展示一种实际的相似。而且创作这

些文字的行为几乎不能从完成这些艺术的行为中分离出来。这

些文字呈现出它们自身的生命。它们因充满了含义和弦外之音

而成为偶像。一个漂浮的第八音符或者一个书写的积分符号代

表着这种艺术本身。

这两种文字也展示了这两种艺术的形象，因为表现和相似

是音乐和数学的心脏。这是它们仪式形式的一个原因。魔力和

仪式常需要实施来影响它物，影响远处事物的行动。一般来

说，这种影响是通过某种相似创造的。这种相似可以是一种事

物的形象特征 一只蜡烛可以代表的一般力量要超出它的热

能和光亮。这种相似也可以通过一个“属于”或连接与另一个

就好像皇冠可以赋予皇权一样。

魔力和仪式需要隐喻和转喻；它们需要诗人的想象。

例如，一些中世纪犹太神话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与

人体相像的神性的隐喻图表；这个人体的每一部分都设计一个

神性的标志。这个隐喻也说明，在一个人体和各个部分与神的

“身体”各个部分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一部分的行动可以在

另一部分上产生影响。这样，隐喻就变成了文字。神的“胳

膊”可以通过使用的胳膊而被神秘地影响。就像一位神秘主义

者说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隐喻，但对他来说不是。”祈祷

包括语言的和文字的两种形式

的。有一个体系叫

也是通过相似产生效力

，它说希伯莱字母与宇宙的基本性

质相关联。每一个字母都建立起一个数字的价值，这样就在似

乎毫无联系的词汇之中建立起神秘的连接：如果词汇的字母加

到同样的数量，它就会在词汇之间，在词汇所代表的物体之间



例如哀怨的或柔弱的的音乐风格

的解释者已经等了 年。”在

揭示出一种深层的联系。

一样，它们已经习惯于控制和连接两个世

这与我们早些时候关于在似乎不相关的物体中找到相似的

思想有关。在宗教背景上将现世与永恒结合在一起，这相似是

祈祷和仪式的基础。因为音乐和数学好像参与了两个世界，像

犹太神秘的

界 从音乐内在世界的倾听者到上天星宿的王国。这个天才

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因为他可以将音乐和数学中的隐秘联系展

示出来，就像神秘图表一样展示外在环境的隐秘联系。

与女神雅

古希腊人对此相当清楚。历史可以与毕达哥拉斯派的传说

一同浮现，但他们的理论却有着非凡的影响。数学由数的神秘

相伴随，每一个整数都有一个超感觉的意义：数字

代表婚姻，因为它是第一个偶数与第一个由第一典娜相关，

个偶数加一的奇数的结合。亚里士多德指出，毕达哥拉斯的理

论把数的原则当作支配一切的原则。这符合有关音乐的神秘主

义，它本身就与数字和情感和指挥生活的特征相关联。这些深

层的关系也被其他思想家所领悟。柏拉图拒绝心灵无欲望状态

在他的《理想国》

中，只赞扬多里安人的和佛里吉亚人的调式，这种调式表现勇

气和节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明确表示：节奏和

旋律是道德品质的声音转换和表现。正如毕达哥拉斯的论说主

张的一样，这些音乐与心灵状态的连接也是与宇宙的和谐相关

的。

年之后，约翰尼斯 开普勒在他的关于天体运动规律

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数学探索的宗教式的主张：“骰子已经投

出；我也写完了我的书；它可能会被现代人阅读或者它的读者是

后世人，它并不在意；它会等待一位读者，因为上帝等待他垂训

世纪，格特佛里德 莱布尼兹



岁的时候就认为他能够创造“一个一

年沙特尔主教说过：“心

）在他

般的方法，其中所有真理推理都将简化成一种计算。同时，它又

将是一种宇宙语言或文字，但与所有迄今为止的具体化的语言

文字都完全不同；因为其中的符号甚至词汇将指导推理。”这样

的一种语言将展现相似的基础；它将是一种包含有展示的文字，

一切都是真理，没有错误。它将是上帝手稿的语言。

到

对音乐的要求是一样的，它的力量向内到达心灵，向外到达

天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年之后，开普勒宣称，他的定

灵据说由音乐的和音构成”，而通过音乐调和规律，“天体协调

了，宇宙和人类得到了控制。

当行星走过宇宙的时候它们创造律揭示了一个天体的音乐

了音调。

年通过赞拉莫恩（

在与此相关的陈述中，音乐家和数学家经常好像互换角色。

）于吉恩一菲力普

美数学开始他论述和谐的经典论文（“我必须承认，我的思想只

有通过数学的帮助才变得清晰，光明取代模糊”）。伽俐略在

世纪数学家里昂哈德

世纪曾经思考过“为什么一些音调的结合要比另一些音调的结

欧拉写过论述和音的一篇合好听。

论文。现代解析学的发展

数学领域

在微积分的抽象的基础上扩展的

是部分地受到企图描述颤动琴弦的运动启示的。

世纪的音乐可以看到音乐语言的一个迅速的数学化，伴随着

集合理论的符咒，马尔科夫链，不规则碎片形及各式各样似乎与

数学学说的子集无关的全体内容。这些关系的神圣性常被认为

列维 斯特劳斯（是理所当然的。克劳德

的神话结构分析用了数学词汇和技巧，他在《生的和熟的》一文

中写道：“音乐的创造者是可与神相比的人，音乐本身是人的科

学的最高神话，一个所有各色原则都要碰到的神话。


